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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发现更多

吃了足够多，却营养不良
碎片化时代，也是文化速食时代，我们可以5分钟看完一

部电影、10分钟追完一部剧，有精华剪辑，有故事讲述，影视剧
就像压缩饼干一样投喂给受众。一块“吃”完，马上“吃”下一
块。

大众的效率追求延伸到文化消费领域，以最短的时间了
解最复杂的剧情，既能充实个人见闻，也为社交提供谈资。但
艺术和效率很多时候不能兼容，当一部作品以5分钟的形式
被呈现，你很难关注细节关注审美，更别谈艺术体验和享受
了，那些存在于经典之作中的深刻情感与精确表达不见了。

互联网的旷野里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永远呼唤精品。如

果漫无目的被牵着走、胡乱“吃”，即使少吃多餐，即使吃了足够
多，受众仍然营养不良。中国传媒大学网络视频研究中心研究
部主任周逵说：“我现在是以‘速食’为主食，已经体现出了‘工
伤’的征兆。”

想起那首经典的诗：我爱你，不光因为你的样子，还因为和
你在一起时我的样子……这样的美好是可以通感的，不仅限于
爱情。当我们与精品和经典之作相遇，或者每一次深度阅读之
后，深沉的感动长留于心，自己也喜欢自己或掩卷静思或与知
音歌哭笑闹的样子。我们知道，那是积极的心理体验，是丰厚
的精神滋养。 王永芳

中国传媒大学网络视频研究中心研究部主任、广电智库专家周逵

速食时代，更应避免文化营养偏差
□长江日报记者 马梦娅

据《2023—2024年中国微短剧市场研究报告》显示，2023年国内微短剧市场规模为373.9亿元，同比增长267.65%。预计

到2027年，国内微短剧市场规模将超1000亿元。

在数字时代的浪潮中，我们置身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快节奏、多元化的文化环境。在这个时代，生产文化精品的环境发生了前所

未有的变化，速食文化产品成为人们的日常。

推崇速度和效率的速食时代，我们还需要文化精品吗？快节奏之下，文化精品究竟如何产生？是依靠先进的数字技术打造震

撼视听的作品，还是回归传统、深挖内涵以创作出触动灵魂之作？

长江日报《读+》周刊专访中国传媒大学网络视频研究中心研究部主任周逵，探讨这个时代文化精品的诞生之路，思考时代背

景下经典作品应具备的特质，为数字时代的文化发展贡献智慧与力量。

紧跟时代，下得了厨房进得了书房

中国传媒大学网络视频研究中心研究部主任周逵是
广电智库专家，由他担任总导演、总策划的《追光者》《中
轴骑妙行》《冷暖人生》《走进和田》等多部电视和网络视
听作品，曾先后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广电总
局年度精品和芝加哥国际电影节艺术与人文贡献银雨果
奖等。

周逵的工作离不开各种数字传播产品。今年他参
与了多档喜剧和脱口秀节目的共创，也常常和许多业界
的大咖共同探讨传播的流量和路径。周逵对数字时代
下的文化产品感触颇深，他表示，“我现在是以‘速食’为
主食，已经体现出了‘工伤’的征兆。”他的研究内容是跟
速食文化非常密切的网络视听内容。无论是长的剧集
还是短的微短剧，手游或者MOBA（多人在线战术竞技）
类游戏，每局只需二三十分钟就可以完成的，他都能接
受。他坦言玩不了像《塞尔达传说》那样需要几百个小
时才能完成的游戏，“我没有那个耐心。相比之下，我更
倾向于玩一局大约十分钟的《FIFA》，因为这样的时间成
本更为可控”。

速食的文化产品好不好？他认为不能一概而论。每
个时代人们都需要“多巴胺”和“内啡肽”，这是人的生理
需求，无论是在现代还是前现代社会中都是如此。这两
者一个是奖励机制，另一个是补偿机制；一个带来先甜后
苦的体验，另一个则是先苦后甜。这种需求在任何时代
都存在。

周逵自己也制作了一些“速食内容”，过去几年他一
直在拍摄一部名为《追光者》的微纪录片，共拍摄了三季，
每集大约六到八分钟，总共制作了一百集。今年，他的团
队也在尝试制作一些微短剧，“因为这个领域实在是太受
欢迎了”。周逵觉得从研究的角度来讲，你下得了厨房才
进得了书房，得自己当厨子，可能才能抽身其外去进行研
究。

开垦好自己的“互联网田野”

近年来，周逵明显感受到出版社为了适应时代，也在
做相应的调整。最突出的表现是“出版逻辑变了”，出版
社也会按流量逻辑来做事情，什么火就做什么，甚至有一
些策划组会组成写作团队，根据大数据来选定一个可能
会火的题材，迅速地去完成。“也许那都不是真人团队，是
AI 在做这件事。”周逵对此表示，“这真是令人汗颜的方
式。”

实际上，正是身处数字时代，人们需要的文化产品越
丰富，创作者越不能用速战速决的方式去产生速食文化
产品。

在他看来，人们在享受数字文化产品的时候是“少食
多餐”的。比如我们消费短视频、微短剧时，一次“吃”的
量很少，但频率很高。其实我们的总体摄入量和以前比，
不但没有变少反而变多了，然而我们的观看和阅读效率
并不一定提高了，甚至可能是变慢了。因此，如果从更宏
观的角度看待速食文化，人们追求的并不是效率，而是多
元化。人们想要快速消费眼前的内容，然后去寻找更多
有趣的内容。

既要保持与时代同频的多产，还要保证产品的营
养，周逵形成了自己的工作方式。他说，每次深度阅读
或者学习之后，都会形成多巴胺的刺激，“我会思考如何
将多巴胺转换成我的创作灵感”。他在微信上组建了许
多与自己对话的群，根据不同的内容分成不同的组别，
例如与 AI 相关的新闻、与音乐相关的资料、与脱口秀相
关的梗，甚至是给他启发的社会性话题等，这是属于他
个人的阅读笔记，“相当于我无时无刻不在营造我的互
联网田野”。

网络给我们带来了更大的视域，却又因为我们的阅
读习惯把我们关进了信息茧房。周逵认为，对于网络展
现给自己的“看似辽阔却同质化的语言表达”要时刻保持
清晰的认识——语言是愈发鲜活了，但那些存在于经典
之作中的深刻情感与精确表达却不见了，“它也许会变得
更粗鄙了”。

语言代表思想，而形式雷同的语言是风险。周逵希
望所有人的互联网田野是开阔的，播下的种子是蓬勃而
充满能量的。

读+：作为研究传播学的专家，您如何看待速食时
代读者阅读习惯的变化？

周逵：我想讨论一下速食文化，但前提是先说说什
么是速食。速食就是快餐，现在的人对于快餐的理解和
我们最早接触快餐时候的理解是不太一样的。我小时
候，大概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本地开了第一家
肯德基，大家觉得这是城市时尚的特征。城市化到一定
程度，效率达到一定程度后，在你的城镇里出现了第一
家快餐店或者速食店，它是这个地方城市化的一个阶段
性成果代表。在那个时候，快餐或者速食甚至是和传统
饮食不同的一种饮食文化多样性的呈现方式。以前中
国人在家吃包子，突然有一天去吃汉堡了，它意味着另
一种食欲打开的可能性。

尽管现在大家对于快餐文化和速食文化，好像更多
的是以一种批评的角度去谈，但其实这个词一开始进入
我们生活的时候，代表了现代性、效率、城市化，代表了
我们城乡融合的一个结果，所以它其实是以偏正面的方
式出现的。

我们今天不仅吃得更快了，做所有事情都变得更快
了。我们谈恋爱是“速配”，不少年轻人对服装追求“快
时尚”品牌，这个“速”可以加在任何动词之上，它本身并
不意味着整个文化消费领域的一个特例，而是社会各个
行业都面临着一个快速化的选择。因此，我们无需过度
理想化地陷入一种迷思，认为快速的东西都是不好的，
或者慢的都是好的。相反，我认为应该辨证地去审视这

两个概念。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不仅仅是阅读变成碎片

了，我们的对话也变成碎片了，但我仍觉得需要有深度
思考。

比如我和您今天的对话，这是一个在当下很难得的
话题，我觉得批判性思考还是很重要的。

数字化阅读本身没有错，而在于人们如何利用这
种数字化的过程。我身边有很多朋友每天都在勤读，
比如用微信读书等，然后分享到朋友圈，这也是很好
的。并不是说一定要捧着一本书才叫阅读——当然
你得找到数字化的精品。待会我们再讲精品这个问
题。

我觉得数字阅读的好处在于，第一它有分享性，当
下分享本身就能够唤起其他人的阅读欲望，甚至是形成
一种阅读的共同体。另外一点是，结合AI的使用，我发
现出现了一些新的阅读方法，比如对话式阅读。你可以
把阅读内容发送给AI软件，一边阅读一边与它探讨，这
在以前是不存在的方法。

所以对于这些新的东西我们还不太好去定性，但
是我觉得似乎人们被卷入的程度更高，在当下，人们的
阅读习惯还是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不能一概而论。

读+：这些变化对您的学习习惯以及产品创作有何
影响？

周逵：阅读本身已经发生了变化，这里不仅仅指

的是阅读习惯，还有阅读的理解本身。传统的阅读是
纸质书多一点，进入数字时代，70 后、80 后、90 后、00
后甚至 10 后这五代人都在面临一个整体社会阅读的
转型。

从我个人来讲的话，这个变化呈现出叠加态，并不
是说我现在开始电子阅读了以后，就舍弃了很多纸质阅
读，我仍旧会买很多纸质书。

阅读纸质作品，有一种“时间交换”的体验。一个人
写一本纸质的书，可能需要5年、10年，我们阅读它的时
间可能是一两周，从思想层面来说，这对于阅读者是最
划算的“时间交换”。

另外，从阅读的品质上来讲，我们要进行结构性思
考和方法论层面的深度思考，多阅读纸质书是非常必要
的。因为它的语言内容和语言形式都是经过仔细的考
量，有多重把关的。

当然，我们不能把电子阅读剔除到阅读之外，它对
于人们的认知是有帮助的。首先，我们需要与迅速更新
世界的信息同步，而传统纸质书的出版周期太长了，这
是它最大的问题——整个知识生产的速度慢了。其次，
一些新的语言形式每天都在发生变化，电子阅读可以帮
助我们及时感受到这种变化。

我自己的小孩有许多电子的方法去学习，但是我还
是给他订了适合孩子阅读的报纸。所以我觉得两者都
需要，从人的自身发展和人的批判性思考来看，纸质阅
读和电子阅读都不可偏废。

读+：在数字时代，您认为文化精品的定义是否发生
了变化？如果有，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周逵：关于文化精品的界定，要看界定的主体是
谁。各个时代都有对于精品的界定争夺和话语场的问
题，在数字时代，它依然存在。

和传统时代相比，它可能有以下特点：第一，它的全
球流动性更强了，数字化的内容更容易突破本土的疆
域，从而产生巨大影响。第二，文化精品更在乎它的当
下性，从近两年的作品来看，无论是虚构或非虚构创作，
其根源都是反映着当下现实主义。第三，时代语境下，
流行文化作品成为精品的可能性会更多。

现在对于文化精品的定义，可能跟社会情绪和社会
总体价值的思潮结合得更紧。文字优美、结构形式漂
亮、反映宏大主题等，都是对于文化精品的判断，但还需
要增加一些新的维度，也就是和当下性的连接，比如它
是否对于社会思潮有及时的反馈？我觉得这个定义可
能更加多元化一些。

读+：在您看来，文化精品往往有哪些共性特征？
周逵：这个话题让我很想用美食的方式来诠释，也

许这样回答大家更有代入感和共情感。由于文化精品
的类型和表现形式太多了，我就拿精品剧作举例来说
吧。

精品菜和精品剧其实有相似之处，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食材好。对于精品剧来说，食材相当于它的剧本
来源。观察近期广受欢迎的剧集，它们的剧本通常非常

出色，比如改编自著名的科幻文学作品或公认的文学佳
作。它的底子就很好，食材好菜才好，这是第一位。这
意味着制作精品内容对前期脚本和剧本的要求极高，无
论是对原创还是改编的要求都非常之高，这也是以前的
一些非精品内容经常忽略的部分。第二，口味丰富。我
们看到有些所谓的速食内容，它就是加麻加辣、重麻重
辣，“宫爆一切”“麻辣一切”，都是一个口味。精品不一
定是做得贵，而是它能把食材原本的滋味做出来，满足
味蕾对不同滋味的体验需求，而不只是一个味道。从剧
的角度来讲，就是使观众沉浸在不同故事的魅力之中。
第三，摆盘好。这并不是说要精品化摆盘，而是讲究卖
相。最后一点很重要，有“锅气”。过去做饭，一进厨房，
锅气迎面扑来，就让人很有食欲。但是现在我们买的预
制菜、速食类的菜，往往没有锅气。好的作品是有锅气
的，锅气本身是接地气，也是人间烟火气，在地文化的气
息能扑面而来，你能感觉到厨师在烹饪过程中的匠心投
入以及菜品的唯一性，这一点对于用户来讲是至关重要
的。

所以总结一下，食材好、口味丰富、摆盘好、有“锅
气”，咱们这道菜就成了。

读+：经典的文化产品之所以成为“经典”，一定是具
有持久性这个特点，才能历经岁月流传下来。在您看
来，数字时代的文化产品是否更难达到“具有经典性”这
个标准？

周逵：经典文化产品的和文化精品的评判标准可能

不太一样。“精品”是一个人工的标签，而“经典”可能还
要经历更多的历史沉淀。从有些角度来说，经典一定是
精品，但是精品不一定能成为经典。经典已经有典藏的
意义，它必然要承载着更多的时间的重量和时间的评
价，这两者之间从时间跨度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有些东西一出来你知道就是经典，比如辛爽的《漫
长的季节》，在我看来它又是精品又是经典，这是毋庸置
疑的。

当下的精品能不能成为经典，有的时候可能是需要
二次加工的，是要看时间和社会的发展走向，它不断地
在被审视，不断地被再评价，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
说从《西游记》到《黑神话：悟空》，它就是从经典到另一
种经典，产生了二次文本衍生的能力。

你看中国文学名著那些经典，无论是《三国演义》
《水浒传》，还是《红楼梦》《西游记》，都经过了很多次的
二创，全世界其他的一些经典作品也是这样，必须面临
二创的挑战。

明清小说也流传于市井之间，篇幅不一定很大。莎
士比亚的作品在最初也是以大众文化产品的形式出现，
并非自诩高端。这些作品随着时间的沉淀逐步成为经
典，我们今天阅读和观看的作品，未来也可能成为时代
的经典。

所以我觉得经典有一个特点是，虽然它历经岁月，
但它也是具有当下性的作品，人们一直在不同的时代重
读经典的作品，再和它发生对话，重新去阅读它、理解
它，甚至颠覆它。

读+：您认为在当下，人们还需要深度文化体验
吗？

周逵：我觉得这也是关于多样化的一个悖论——我
们祈求多样化，但往往在每一个多样化的点位上介入得
都很浅。比如，新闻的速食化导致我们每天看很多的新
闻，但每一条新闻都是以非常浅的方法去阅读的，这是
最大的问题。即便速食化地阅读了很多新闻，但如果对
每一条新闻的理解深度不够，也可能导致我们在每个点
位上都存在一种浅薄化认知的风险。对此，我们可以多
阅读些深度报道或者结构性的报道，可以带来解释性的
东西，这是传统新闻时代一种非常重要的新闻品类，今
天这种新闻却非常少见了。

当然，以上只是我对新闻这方面的举例，对于每件
文化作品，我们都需要深入地去理解，具有深度文化体
验的作品能够成为人们与自身文化根源相连接的纽带，
人们对具有深度文化体验的作品有着多方面的需求，这
类作品在文化传承、精神需求满足、社交和知识获取等

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当我们对每个复杂的社会现象都以速食化的“一

句话标签”去理解的时候，例如，一句话来理解“巴以冲
突的前世和今生”，理解各种国际冲突和地缘政治问题
的时候，我们就可能进入一种非常可疑的环境。当速
食变成你唯一的消化系统时，你就可能出现营养偏差
了。

读+：对于那些渴望在数字时代创作出文化精品的
创作者，您有什么具体的建议？

周逵：其实是有一些创作方法论的，根据多年来我
对这些创作者的观察，总结了几点。第一个就是要面向
全球，这很重要。我们现在已是身处一个全球传播的时
代了，创作的内容会面临全球传播的局面。我们的读
者、观众的格局也是开放的，所以在创作上也必定要注
重人群的需要。

第二点，我觉得还是要扎根。扎根这件事在如今变

得极其重要，我真的不太喜欢“采风”这个词，“采风”没
什么问题，只是这个意向似乎有些轻飘飘的。我们和许
多项目组去做选题的时候，会去各个地方做调研，目的
是必须在一开始就确定明确的目标，把选题抛出来，去
走访去深究，做出大家感兴趣的东西。

我觉得对于社会来说，长内容的生产者和生态营
造者是非常重要的角色。否则，我们会在无数的微观
事件上撕裂得非常严重。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社会事
件，对个人来说是大事，对社会来说却是小事。在这些
小事上，我们会发现，由于速食化、浅表化消费，社会的
分歧可能会越来越大。因此，我特别期待未来有平台
价值的企业能够通过结构性表达的高质量作品产出，
缝合这些裂缝，弥补这些分歧，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加统
一的整体。

说到底，不管是我们自己的阅读（这里的阅读指作
品，也指人生），还是我们创作出的东西，都不能辜负他
人的时间和期望。

速食时代改变了我们的阅读习惯

创作文化精品，必须与当下连接

多样化与深度体验并存，避免文化营养偏差

周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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